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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朗(原名馬博良，1933- )創辦、主編的《文藝新潮》(1956-1959)，是香港第一份以介
紹外國現代主義文學、推動現代主義文學創作為宗旨的刊物，從1956年3月創刊到1959年
5月停刊為止，集中刊載了許多外國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及評論的翻譯。本文著眼於《文
藝新潮》對現代主義詩作的譯介，討論的問題包括：為甚麼要譯介現代主義文學？選
擇了哪些作品翻譯？接受了現代主義哪些方面？揚棄的又是哪些方面？把這些問題連
繫到文學、文化以及歷史背景，將有助於考察翻譯所要回應的文化需要，並探討翻譯在
文學發展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回顧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在三、四○年代，戴望舒(19 05 -1950)、卞之琳(1910 -
2000)、梁宗岱(1903-1983) 和馮至(1905-1993)等詩人譯介了許多西方現代主義詩作，而卞
之琳、馮至以及“九葉詩人”(辛笛[1912-2004]、陳敬容[1917-1989]、杜運燮[1915-2002]、杭
約赫[1917-1995]、鄭敏[1920- ]、唐祈[1920-1990]、唐湜[1920-2005]、袁可嘉[1921-2008]、
穆旦[1918-1977])也寫了不少具有現代主義特色的詩作，嘗試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之
外開闢一條新的道路。然而，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文藝政策以毛澤東(1893-1976)1942年
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綱領，嚴格要求文藝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因
此，在五○年代，外國文學翻譯主要是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至於西方現代主
義文學，不但被排除在翻譯文學經典之外，而且成為批判的對象，在這種環境下，發表
具有現代主義特色的文學創作就更不可能了。
由於政治環境的轉變，五○年代初期有大批作家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馬朗是
其中之一。馬朗原名馬博良，1933年生於一個華僑家庭，四○年代在上海發表詩和小
說，撰寫電影評論和電影劇本，主編《文潮》(1944-1945)，出版小說集《第一理想樹》
(1947)和詩集，並結識了“新月社”詩人邵洵美(1906 -1968)和“現代派”詩人路易士(紀
弦，1913- )，而在三、四○年代詩人中，以戴望舒、陳夢家(1911-1966)、何其芳、卞之琳和
艾青(1910 -1996)對他的影響最大。1 馬朗1951年移居香港，他既反對中國大陸當時的
文藝政策，也不滿意香港詩壇缺乏對現代主義詩潮的探索。2 馬朗創辦《文藝新潮》，
1 有關馬朗的生平，可參看也斯：〈從懷緬的聲音裡逐漸響現了現代的聲音〈序〉〉，收於馬朗：《焚琴
的浪子》(香港：素葉出版社，1982)，頁5-6；另可參看劉以鬯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香港：市政局
公共圖書館，1966)，頁496。
2 由黃思騁(1919-1984)、力匡(鄭健柏，1927-1991)等編輯的《人人文學》(1952-1954)是香港五○年代初
比較重要的文學期刊。儘管以美國現代主義作家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的諾貝爾獎獲
獎講話為發刊詞，並曾在第10期刊登日本現代主義作家橫光利一的短篇小說，橫光利一著、維摩
譯：〈拿破崙的輪癬〉，《人人文學》第10期(1953年5月)，頁9-17。《人人文學》並不熱衷於現代主義
文學，發表的詩和小說很多充滿了“浪漫與懷鄉的色彩”；不過可以注意的是，林以亮(宋淇，1919-
1996)用筆名「余懷」在第12期發表文章〈詩與情感〉，引用了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
奧登(W. H. Auden, 1907-1973)、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葉慈(W. B. Yeats, 1865-1939)等現代主義
詩人的作品，見林以亮：〈詩與情感〉，收於《詩與情感》(台北：大林出版社，1982)，頁77-90，原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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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為了延續中國三、四○年代現代主義的探索，開拓文學的視野。這個抱負在《文藝
新潮》的發刊詞中可以清楚看到。
《文藝新潮》的發刊詞由馬朗撰寫，標題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到我們的旗下
來！〉，在第一期卷首以“新潮社”的名義發表，可以說是代表《文藝新潮》宗旨的一篇
宣言。這篇文字本身便帶有現代主義色彩，馬朗選擇了散文詩的形式，以“禁果”象徵
現代主義文學，建構了一則“個人神話”：“禁果取下來了，我們犯了戒條。樂園的境地
中不容自我的抉擇，叛逆者被加上標誌，刑罰的預兆[……]於是，我們衝出了舊的樂
園，那兒成了我們的枷。”馬朗借助這則“個人神話”表達了他感到的文化危機：“我
們處身在一個史無前例的悲劇階段，新的黑暗時代正在降臨。”他憂慮傳統正在斷
裂：“文藝的潮汐從遠古奔騰而來，到今天，在這裡，水花靜止了。”馬朗反叛政治權威
強加給他的價值標準：“讓我們採一切美好的禁果！扯下一切遮眼屏障！剝落一切粉飾
的色彩！讓我們建立新的樂園！”他要求用自己的眼光，“重新觀察一切的世界”，並提
出“理性和良知是我們的旌旗和主流，緬懷、追尋、創造是我們新的使命”。3
在五○年代，香港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文化空間，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見，重新審視
文學傳統，探索文學的可能性。殖民地政府對文藝大體上採取放任、不干預的態度，基
本上保證了言論自由，使香港享有比中國大陸和台灣都要開放、包容的環境，不但可以
迅速接觸到外國文化思潮，而且可以自由出版五四以來不同流派、不同立場作家的作
品。馬朗充份利用了香港這方面的優勢，例如，《文藝新潮》第3期特輯“三十年來中國
最佳短篇小說選”，刊載了沈從文(1902-1988)的〈蕭蕭〉、端木蕻良(1912-1996)的〈遙遠的
風砂〉、師陀(王長簡，1910-1988)的〈期待〉、鄭定文(1923-1945)的〈大姊〉和張天翼(1906-
1985)的〈二十一個〉，讓讀者注意這些優秀但當時在中國大陸和台灣不被重視的作品。
在譯介外國現代主義文學方面，《文藝新潮》也顯示了敏銳的反應、廣闊的視野
和開放的胸襟。在小說方面，率先翻譯了薩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第2、4期)、卡繆
(Albert Camus, 1913-1960)(第15期)、波芙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第7期)、博爾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第12期)、魏斯(Peter Weiss, 1916-1982)(第12期) 和尤奈
斯庫(Eugène Ionesco,  1909-1994)(第14期)的作品。在詩的譯介方面，刊載了“英美現
代詩特輯”(第7、8期)和“法國詩一輯”(第14期)，譯介的英美詩人有：H. D. (Hilda Doolittle, 
1886-1961)(第1期)、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第3、7期)、奧登(W. H. Auden, 1907-1973)
(第8、9期)、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 1879-1995)、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83-1963)、龐德(Ezra Pound, 1885-1972)、摩爾(Marianne Moore, 1887-1972)、麥克列什
《人人文學》第12期(1953年6月)，“含蓄地反駁‘強烈的感情就是好詩’這種流行觀點”參看梁秉鈞 
(也斯)：〈一九五○年代香港新詩的傳承與轉化—論宋淇與吳興華、馬朗與何其芳的關係〉，收於
陳炳良、梁秉鈞、陳智德編：《現代漢詩論集》(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2005)，頁99。
3 新潮社 (馬朗)：〈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到我們的旗下來！〉，《文藝新潮》第1期(1956年3月)，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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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bald MacLeish, 1892-1982)、康明斯(e. e. cummings, 1894-1962)、克萊恩(Hart Crane, 1899-
1932)、魯吉莎(Muriel  Rukeyser,  1913-1980)、薩皮洛(Karl Shapi ro,  1913-2000)(第七
期)、葉芝(W. B. Yeats, 1865-1939)、勞倫斯(D. H. Lawrence, 1885-1930)、西特韋爾(Edith Sitwell, 
1887-1964)、劉易士(Cecil Day Lewis, 1904-1972)、麥克尼斯(Louis MacNeice, 1907-1963)、史班德
(Stephen Spender, 1909-1995)、巴克(George Barker, 1913-1991)、湯瑪斯(Dylan Thomas, 1914-1953)
和葛思康(David Gascoyne, 1916-2001)(第8期)；譯介的法國詩人則包括梵樂希(Paul Valéry, 
1871-1945)、阿保裡奈爾(Guillaume Apoll inaire, 1880-1918)、夏考白(Max Jacob, 1876-
1944)、蘇貝維爾(Jules Supervielle, 1884-1960)、艾呂雅(Paul Éluard, 1895-1952)、米修(Henri 
Michaux, 1899-1984)、普雷維爾(Jacques Préver t, 1900-1977)、舍爾(René Char, 1907-
1988)(第4期)、布勒東(André Breton, 1896-1966)和德思諾斯(Rober t Desnos, 1900-1945)(第
14期)；此外，還翻譯了裡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 (第1、10期)、加西亞•洛爾卡
(Federico García Lorca, 1898-1936)(第5期)、希門涅斯(Juan Ramón Jiménez, 1881-1958)(第9期)，以
及當時相對陌生的拉丁美洲詩人帕斯(Octavio Paz,  1914-1998)(第1期)和巴列霍(Césa r 
Val lejo,  1892-1983)(第12期)。而且，《文藝新潮》也不拘泥於作者的政治立場和黨派背
景，譯介了艾呂雅和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等左翼作家的作品 (第8期)。
《文藝新潮》譯介的作品來自不同的文化，既有法國的存在主義小說，也有歐洲、
美國以至拉丁美洲詩作，到底現代主義文學吸引馬朗的是哪些方面呢？
史班德原著、雲夫翻譯的〈現代主義派運動的消沉〉，是探究《文藝新潮》翻譯取
向的一條重要線索。4〈現代主義派運動的消沉〉指出，到了一九三○年代，現代主義
作為一個先鋒文藝運動在西方已經開始消沉，現代主義最大膽的實驗已經不再使人震
驚，起初是不被理解的創作手法，已經“成為一種可教授的技巧，以便創出一些每個人
都認識的現代主義風格的氣息”。5 值得注意的是，〈現代主義派運動的消沉〉並不
是孤立地討論技巧的創新，而是著眼於現代主義的原動力。現代主義的第一個原動力
便是藍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 強調的，“非絕對現代化不可”，6 所謂“現代化”，
就是“在藝術中啟發一種適應現代各種現象如機器，工業化城市以及神經質行為等的
敏感”，7 也就是“把自已投入同時代的各種現象裡，運用本身那已戲劇化和激怒了的
敏感，從那些現象中創造藝術或文學”。8 現代主義的另一個原動力，就是“對社會及
其一切制度採取一種敵對的態度”，例如，“藍波標榜的唾棄中產階級的程度，差不多
包括了所有的現代作家”，而阿保裡奈爾在詩中致力描寫的“是那些被忽略和被鄙視以
4 史班德著，雲夫譯：〈現代主義派運動的消沉〉，《文藝新潮》第2期 (1956年4月)，頁2-5。
5 同上，頁4。
6 同上，頁2。
7 同上，頁3。
8 同上，頁3-4。
????????????????????? ?????????????????????
79
及無名的人”。9〈現代主義派運動的消沉〉提供了一個角度：現代主義是作家感到的一種
需要(“非絕對現代化不可”)，是對現代生活(“現代各種現象如機器，工業化城市以及
神經質行為等”)的一種自覺意識和感受方式，是對主流文化(“社會及其一切制度”)採
取的一種批判的態度。
〈現代主義派運動的消沉〉側重的是現代主義文藝與現代生活之間的聯系，這種
傾向在譯序中也非常清楚：“對於他[史班德]，藝術並不是使藝術家或欣賞者有一個逃
避的地方，而是包含‘生活的一種真實衝突，’它把生活中頑強的材料，情感以及感覺
加以解剖和熔解，然後再表達出來。”10 此外，關於藍波的譯註也著重指出：“他認為
詩人應該先使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經歷‘每一種愛，每一種苦難，’然後把各種紊亂的感
覺組織起來，在詩中表達一種嶄新的人生境界，以影響現實的人生。這樣，詩便成為一
種改變人生的革命力量。”11
〈現代主義派運動的消沉〉顯示了《文藝新潮》的立場：提倡現代主義，不是為了
趕時髦，也不是為了追求形式上標新立異，而是感到確實有需要借鑒現代主義怎樣刻
畫現代生活的複雜和矛盾，怎樣反思現實社會和主流文化。這樣的立場決定了《文藝
新潮》譯介現代主義文學的取向：注重語言實驗，但是反對文字遊戲；強調文學面向
現實社會、緊扣現代生活，而不是為藝術而藝術。在詩的譯介方面，以“英美現代詩特
輯”(第7、8期) 和“法國詩一輯”(第14期)為線索，可以清楚看到《文藝新潮》的這種取
向。
“英美現代詩特輯”的作品全部由馬朗翻譯，分為“美國部份”(第7期)和“英國
部份”(第8期)。在“美國部份”的序言裏，馬朗認為美國現代主義詩人的最大成就，是
大量應用活的語言，新鮮的意象，自由的格式”，“以現代的語言和技巧來刻畫出最現
代的美國人的情緻，現代生活的節奏”，而最能體現這些特色的是威廉•卡洛斯•威廉
斯、龐德、麥克列什、康明斯、魯吉莎和薩皮洛等詩人，“他們採取自由格式，日常字彙，
寫大眾化的題材，成就最高”，“是最美國化和最革命性的一道主流”。12 其中最突出的
是康明斯，他“摒棄節奏格律”，“以新形式達到感觀方面的表現力”，而且“做了不少
文字上魔術性的創造”，13 例如，馬朗選譯的〈天真之歌〉之一(“Chansons Innocents”, I)便
有這樣的詩句：
9 同上，頁3。
10 同上，頁2。
11 同上，頁4。
12 馬朗譯：〈英美現代詩特輯“美國部份”〉，《文藝新潮》第7期 (1956年11月)，頁47。
13 同上，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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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在—
春天     當世界是泥漿樣—
甘美     那小小的
跛足氣球人
 
吹口哨      遠     和微小下去
 [……] 14
語言是平易明白的口語體，使用普通但準確的字眼，避開陳詞濫調，而且自造新
詞並巧妙地分行“泥漿樣—／甘美”(“mud-／luscious”)，讓讀者在行末停頓一下，用新
的角度感受已經被無數詩人歌頌過的春天，從而領略發現的驚喜；在格式上，這首詩
使用自由體，並借助行節的排列去創造節奏(“那小小的／跛足氣球人／吹口哨 遠 和
微小下去”(“ the l it t le／lame balloonman／whistles  far  and wee”)。其實，康明斯也使用
傳統的詩體，但往往突破格式，例如，馬朗選譯的〈十四行〉之十八(“Sonnets — Unrealities” , 
XVI I I)，在詩句中間分節，並使用括號，以便轉換語氣和觀點，馬朗稱讚康明斯這樣“
將十四行體拆散，插以枝節”，是“革命性的創造”。15 康明斯致力於革新形式，探索
文字的可能性，馬朗認為“在新鮮和生動方面，可說超過艾略脫 [艾略特] ”。16
在艾略特的譯介方面，《文藝新潮》著重的是“我國較少注意的作品”，17例如第
3期刊載了〈空洞的人〉(“The Hollow Men”，葉冬[崑南]譯)，而“英美現代詩特輯”的“
美國部份”則選譯了艾略特的〈序曲〉(“Preludes”)、〈哭泣之少女〉(“La Figlia Che Piange”)、
〈新漢西〉(“New Hampshire”)、〈佛琴妮亞〉(“Virginia”)和〈瑪蓮娜〉(“Marina”)。其
中馬朗特別重視的是〈序曲〉，因為這首詩“在詩之革命中亦佔重要地位”，18 顯示了
藍波所說的“現代化”。〈序曲〉是艾略特早期作品，全詩有四章，馬朗翻譯了第一章。
這首詩不拘泥於像“排骨”(“steaks”)這樣的“俗字”，突破了傳統詩人用字的規範，而
且使用意象和隱喻去暗示情緒，例如：“冬日的黃昏安頓下來／帶著通道上排骨的香
味”(“The winter evening settles down／With smell of steaks in passageways”)，19 避免直陳，讓
讀者自己去揣摩領略，體現了艾略特“客觀對應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的創作手法。此
外，這首詩把意象拼貼起來，不加評論或解說，用零碎的片斷去表現城市的感覺，顯示
14 同上，頁55。
15 同上，頁56。
16 同上，頁56。
17 同上，頁54。
18 同上。
19 同上，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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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現代主義城市詩的一個特色，例如：
現在一陣狂風驟雨捲裹   And now a gusty shower wraps
你腳上枯葉    The grimy scraps
和空地上報紙    Of withered leaves about your feet
汙穢的片屑；    And newspapers from vacant lots;
驟雨打擊    The showers beat
破了的百葉窗和煙囪通管，  On broken blinds and chimney-pots,
而在街隅    And at the corner of the stree
一匹拖車的寂寞的馬噴氣踏足，   A lonely cab-horse steams and stamps.
然後是電燈光亮。    And then the lighting of the lamps.
此外，馬朗指出，克萊恩的長詩〈大橋〉(“The Bridge”)也運用了拼貼的手法，以表達
現代人複雜的感受，例如〈隧道〉(“The Tunnel”)一章，就是由“詩人眼中的日常生活和
幻想”的片斷交織而成。20
從康明斯、艾略特和克萊恩等詩人的譯介，可以看到馬朗非常注重現代主義詩
作的語言技巧和表現手法，尤其是著重暗示、省略連接、片斷的拼貼、文字句法的試
驗、語氣觀點的變化，以及現實與幻想並置等特色，但馬朗反對為藝術而藝術，因此，
馬朗給予斯蒂文斯的評價並不高：“他寫詩自稱是‘為詩而寫詩’，由純粹詩的美學
觀點出發[……]絕少觸及現社會的反映。”21 而在四○年代美國現代主義詩人中，馬朗推崇
的是魯吉莎和薩皮洛。馬朗稱讚魯吉莎的〈剪短頭髮的男孩〉(“Boy with his Hair Cut 
Shor t”)“面對現實，把握社會問題”，而且“有像電影剪裁一樣的凝練和生動”，是“不
可多得的佳作”。22 至於薩皮洛，馬朗欣賞他“對社會問題敏感”，“有一種深沉的醒
覺”，寫出了“深入民間與人民大眾同感共鳴的作品”。23
在譯介英國現代主義詩人方面，馬朗也強調了文學應該面向社會。在“英美現代
詩特輯”的“英國部份”的序言中，馬朗認為英國現代主義詩作最主要的特徵是反映了
社會政治的影響(例如工業革命、兩次世界大戰和西班牙內戰)，顯示了一種“社會人”
精神，甚至可以說，“英國現代詩的‘現代化’是它的思想和精神”。24 馬朗選譯作品
的標準，以及對個別詩人的評價，都反映了這種取向。例如，在馬朗看來，葉芝作為象
20 同上，頁59。
21 同上，頁48。
22 同上，頁61。
23 同上，頁63。
24 馬朗譯：〈英美現代詩特輯“英國部份”〉，《文藝新潮》第8期 (1957年1月)，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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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主義詩人，成就超過了前輩大師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和同時代的梵樂
希，這是因為葉芝能正視現實：“他感到一種需要，將他的象徵的現實從入群的世界
中加以証明。”25 馬朗指出，葉芝不滿意二十世紀中產階級統治的社會，嚮往“不重物
質的舊社會”，借助“美化的神話”寄託政治理想，例如馬朗選譯的〈航行去拜占庭〉
(“Sailing to Byzantium”)，詩中描述的拜占庭代表了“葉芝的政治理想王國”。26 至於勞
倫斯，馬朗強調的是他抗議工業文明壓抑人性、要求“解放內心，回返自然”，例如，讚
美性愛和自然活力的〈象對待伴侶是遲緩的〉(“The Elephant is Slow to Mate”)，就表現了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1928)的“思維精髓”。27
在英國現代主義詩人中，馬朗最推崇的是“三十年代詩派”，即奧登、史班德、麥
克尼斯和劉易士。在英國現代詩的發展過程中，馬朗認為“象徵派和美國人領導的意
象派是一種啟迪”，但真正的轉捩點是三○年代初期，奧登等詩人“把英國詩推到社
會改革這方面的問題上去”。28“三十年代詩派”的作品在特輯中所佔的比例最大，
選譯的也主要是他們三○年代關注社會政治的作品，例如，麥克尼斯的〈出生前的禱
詞〉(“Prayer Before Birth”)、史班德的〈年青人呵年青的同志們呵〉(“Oh Young Men Oh 
Young Comrades”)、〈城之陷落〉(“Fall of a City”) 和〈給一位西班牙詩人〉(“To a Spanish 
Poet”)，以及奧登的〈請願書〉(“Petit ion”)、〈在戰時〉(“He Turned his Field into a Meeting-
Place”) 和〈新年賦〉(“ It’s Farewell to the Drawing-Room’s Civilised Cry”)。在這幾位詩人中，
馬朗最欣賞的是史班德，因為史班德不僅“對被欺淩者常有同情的描寫”，而且“是和
讀者同為發現人，而不是導師”。29
至於四○年代英國現代主義詩人，馬朗認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湯瑪斯，他的
詩“幻想意味空前濃厚，用字怪異有力，包含意義極廣，暗喻近似超現實派”，而且
往往把敘述線索“故意錯綜交織成片屑”，例如〈殯葬之後〉(“After the Funeral”)。30 而
馬朗最感興趣的是，如何運用這樣大膽創新的手法去表現社會現實，因此他分析了湯
瑪斯的名作〈對倫敦一小童火燒殞命拒絕哀悼〉(“A Refusal to Mourn the Death, by Fire, of a 
Child in London”)。這首詩講的是在空襲下一個被火燒死的孩子，但完全沒有提到戰爭，而
且使用了許多隱晦艱澀的意象，馬朗認為這“不像是健康的傾向”。31 馬朗關注的是，如何
能創新技巧而不至於變成文字遊戲，含蓄暗示而不至於晦不可解，自由幻想而不至於
25 同上，頁47。
26 同上。
27 同上，頁49。
28 同上，頁46。
29 同上，頁59-60。
30 同上，頁62。
31 同上，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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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縱無度。馬朗認為比較成功的是葛思康的嘗試，葛思康深受法國超現實主義影響，
四○年代開始“用大膽的聯想、生動的意象、嶄新的手法處理現實的題材”，例如〈一
九四零年春〉(“Spring MCMXL”)便有這樣的詩句：“人們透過硝煙用充血的眼睛凝視／
半透明的魍魎，裹著顫抖的嫩綠”(“And through the smoke men gaze with bloodshot eyes／At the 
translucent apparition, clad in trembling nascent green”)，表現了戰爭期間“半透明的嫩綠的新
春以及苦盡的人民的感覺”。32
在“法國詩一輯”中，馬朗重點討論了超現實主義對潛意識的探索：“夢幻世界和
現實結合，不予解釋，任由讀者自己從零碎的意象上揣測、附會和作多樣的領略。”33 
例如，布勒東在〈在可愛的微明裡〉(“Au Beau Demi-Jour”)一詩中寫道：
在一九三四年那可愛的微明裡  
空氣是紅嗇魚那種美好的玫瑰色 
而樹林當我預備走進去的時候  
是由一株有香煙紙做葉子的樹開端的 
因為我是在等待你   
Au beau demi-jour 1934
L’air etait une splendide rose couleur de rouget
Et la foret quand je me preparais a y entrer
Commencait par un arbre a feuilles de papier a cigarette
Parce que je t’attendais
這首詩將幻想和現實融為一體，很能說明超現實主義的創作特徵。
此外，馬朗也翻譯了包拉(C. M. Bowra, 1898-1971)的〈論現代詩和意象〉，這篇論文強
調“現代的詩人生活在一個心理學上大有發現的年代，對自己本身較潛藏的情緒更增
警覺”，34 為了表達複雜的感受，往往使用意象暗示，“由一個意象跳到另一個意象”，35 
並不要求連貫一致，有時甚至是“反邏輯”的。36 馬朗強調潛意識的探索，重視不連貫
甚至反邏輯的表現手法，但馬朗並不排斥理性和道德觀，相反他在發刊詞中表明“理
32 同上，頁63-64。
33 馬朗譯：〈安得列•布勒東詩抄 (兩首) 〉，《文藝新潮》第14期 (1958年1月)，頁63。
34 包拉著，馬朗譯：〈論現代詩和意象〉，《文藝新潮》第12期 (1957年8月)，頁39。
35 同上，頁40。
36 同上，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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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良知是我們的旌旗和主流”，37 而響應這種觀點的有李維陵的論文〈現代人•現
代生活•現代文藝〉，他主張現代文藝應致力建立價值標準，“幫助現代人有勇氣去正
視現代生活的進展，而且有把握地去改進它”。38
總的來說，在詩的譯介方面，《文藝新潮》提倡的現代主義詩學有以下特點：重視
暗示、省略、拼貼、並置等表現手法，把讀者注意力引向詩的文字本身，要求讀者積極
參與詮釋的過程，突出語言的不確定性，並容許解釋的多種可能性；然而，注意文字本
身並不意味著把作品與其社會歷史背景切斷，《文藝新潮》看重的是面向社會的文學
作品，而不是逃避現實的文字遊戲。
《文藝新潮》在現代主義詩作方面的譯介，對香港文學有甚麼影嚮呢？在文學創
作方面，《文藝新潮》的譯介開拓了文學的視野，為詩人提供了借鑒，對馬朗、葉維廉
(1937- )，王無邪(1936 - )和崑南(1935 - )等詩人的影響尤其明顯。這幾位詩人都曾在
《文藝新潮》發表翻譯和創作，他們借助翻譯學習現代主義的表現模式，並在文學創
作中顯示了現代主義不同方面的的影嚮，正如也斯(梁秉鈞)指出，馬朗的〈夜〉和〈山
雨〉，“挖入意識森然的世界，主觀的幻象溶化了現實的輪廓”，39 很可能就是受到布勒
東和湯瑪斯的啟發；葉維廉的〈我們只期待月落的時分〉和王無邪的〈一九五七年春：
香港〉，則在意象和結構方面借鑒了奧登的〈下午禱〉(“Nones”)；崑南的〈旗向〉由零
碎的片斷交織而成，夾雜了文言，白話，廣東話和英語，藉以表達殖民地混雜的文化身
份，這種拼貼並置的手法和艾略特的〈空洞的人〉(“The Hollow Men”) 有不少相似之
處。40
《文藝新潮》的譯介不但影嚮了文學創作，而且開創了譯介現代主義文學的風
氣。繼《文藝新潮》後，1959年的《新思潮》(崑南、王無邪、葉維廉主編)、1960年的《香港
時報》文藝副刊《淺水灣》(劉以鬯主編)以及1963年的《好望角》(崑南、李英豪主編)，
都致力推動現代主義文學，例如，在詩的譯介方面，《好望角》曾重點介紹康明斯(第2
期)、洛威爾(Amy Lowell)(第3期)、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第5期)和艾呂雅(第10期)等現
代主義詩人。現代主義的譯介和文學創作在六○年代形成了一股潮流，而這股潮流的
一個重要源頭是五○年代的《文藝新潮》。※
37 新潮社 (馬朗)：〈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到我們的旗下來！〉，頁2。
38 李維陵：〈現代人•現代生活•現代文藝〉，《文藝新潮》第7期 (1956年11月)，頁23。
39 也斯：《從懷緬的聲音裡逐漸響現了現代的聲音〈序〉》，頁17。
40 Leung Ping-kwan, “Modern Hong Kong Poetry: Negotiation of Cultures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9 (1996): 23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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